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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建起世界
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洋火、洋布、洋灰⋯⋯这些带有“洋”字

的词语记录着中国曾经薄弱的工业基础，

也展示出那时我国技能人才的缺口之大、

需求之迫切。

1953年，我国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仅工业、运输业和地

质勘探等方面就需要技术人员 30万人，而
已有技术人员包括见习技术员仅 14.8万
人，缺口达 15万人；当时的工科院校和工
程技术系科每年仅能招收新生 1.6万人，整
个“一五”计划期间，只能向国家输送不到

5万名毕业生，不足当时工业建设实际需
要的 25%。
于是，自上世纪 50年代，中国学习苏

联开始工业化进程。为了快速填补人才缺

口，国家把重心放在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

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上。中央和地方的工

业、交通、农林、财贸等国民经济主管部门，

创办了一批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培养技术

干部和管理干部。劳动部门所属的企业建

立技工学校，培养面向生产一线的技术工

人。经过几年的建设，一批近代中国所没有

的中等地质、矿业、电机电器、铁路交通等

学校建立起来。

1958年，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半

工半读”学校率先在天津国棉一厂出现。这

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模式，在城市和

乡村广泛开展。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方式

让更多人有了受教育、学技能的机会，扩大

了职业教育的覆盖面。

努力初见成果，到 1965年，我国已有
中等职业学校 7294所，在校生 126.65万
人，占当时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 53.2%。

1978年，就在改革开放之年，职业教
育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点。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职业教育体系

还未有雏形。1978年，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数 1553万人，而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
数仅有 212万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未明
确建立。

经济发展迅猛，社会技术技能型人才

短缺，传统的高等专科教育无法完全满足

社会改革发展需求。要培养高技能型人才，

中国职业教育该不该办？如何办？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 《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以中等

职业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

教育，逐步建立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

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

通的体系。”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公布实施，我国职业教育从此驶入依法

治教的航道。职教法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

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规定了我国职业教

育的基本内涵、体系框架、运行机制和保障

措施，集中反映了职业教育实践和理论探

索的经验成果，进一步确立了职业教育作

为国家一种基本教育制度的地位，为职业

教育发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

1999年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

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培养一大批具有必要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

践能力，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农

村急需的专门人才。”此后短短十几年，我

国高等职业学校的数量从几十所增加到

1400余所。
历史证明，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职

业教育的发展。200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
周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刚当部长

的时候，到贵州考察，农村房子的墙上写的

标语是‘读完初中，外出打工’，现在那里的

标语已换成‘读完初中读职中，打工致富路

路通’。”

“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

资源大国的目标，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

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周济说。

从1.6到10.8，职业教
育将人口红利变为人才红利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人口大国。新中国

成立之初，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

年限仅有 1.6年，2020年，这一数字已提升
至 10.8年，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离
不开我国职业教育的贡献。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告诉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劳

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很低，大概只

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2011年，我们就超
过了国际平均线。”周洪宇说。

“2011年，应该是一个重要节点。”周
洪宇算了一笔账：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

教育年限从 3年到 7.5年，中国大概用了 30
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则用了大约 100年
的时间。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意味着

什么？“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它

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 40多年，特别是最

近 10年来中国教育突飞猛进的发展。”周
洪宇介绍，国际上一般把 15-64岁列为劳
动年龄人口，我国的规定则是 16岁-60
岁的男子和 16岁-55岁的女子，为劳动
年龄人口。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及其团队

的研究，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模型分析表

明，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改

变为高中学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

24%；如果全部改变为大专学历，企业的劳
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 75%；由大专到本科，
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 66%。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

书长的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表示，提

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需要

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还应该

加强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特别是针

对现有农民工等劳动群体的职业教育，应

鼓励社会公益机构、职业学校等开办成人

教育学校。

职业教育人才有可为，也有所为。

10年前，青年晏斌从湖南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数控 0602班毕业，进入株洲九方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基建部实习工作。刚

进入厂房，不懂机器操作，他常带着一个小

本子跟在师傅身后学习，遇到不懂的原理

就记下来，不会的实操程序就图文并茂地

画出来，下班回到宿舍后边看边琢磨，有时

为弄明白一个问题，甚至深夜跑回车间，在

机器上操练一遍。

凭着一股子冲劲，晏斌掌握了华中、广

州数控等系统的应用与调试技术，攻克了

大型进口数控设备大修、改造难题。34岁
的他身上已有诸多光环：2019年“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省劳动模范、省

“五一劳动奖章”、省“技术能手”⋯⋯

产业发展同样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撑。

“借助国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

公司聘请了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级教学

名师担任总工程师，领导企业技术改革，一

年实现扭亏为盈，产值 3年翻番。”恒河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身说法，

他表示，企业与学校互相依赖、互相成就，

已成为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上，职业

教育大有可为——

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校开

设了 1200余个专业和 10余万个专业点，基
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每年培养

1000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等领域上，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
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在服务国家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倡

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上，在海外建立 17个
“鲁班工坊”，发起成立全国“鲁班工坊”建

设联盟，在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设
“中文＋职业教育”特色项目，涉及高铁、经

贸、旅游、航空等领域。

站在百年新起点，职
业教育再起航

一段时间以来，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

普通教育的“衍生品”和“附属品”，“低人一

等”的偏见严重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考不上高中去读中职，考不上本科去读高

职”的想法根深蒂固。只有全面改善职业教

育“被歧视”的环境，让学生、家长主动选择

职业教育成为一种潮流，才能让职业教育

“站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

会名誉会长、92岁高龄的顾明远在接受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指出，过去我国的

教育曾经有过误区：忽视学生的动手能力，

因此职业教育不受重视，高中阶段完全按

照分数来录取，而不是按照综合素质来录

取，这也造成很多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

子进中职。

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

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19年 1月，
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中，开篇便是这一句话。

建党百年，职业教育站在了新的历史

发展节点。

一个世纪的探索，起伏又加速，职业教

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已占据重要位

置，以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学方向，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

教育体系，我国职业教育也培养了一大批

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职业

教育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

方式。对于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来说，职业教

育已成为改变家庭命运、实现个人理想的

重要渠道。

“十三五”期间，我国构建起纵向贯通、

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组亮眼的数据是：东西职业院校协

作全覆盖、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职业院

校全面参与东西劳务协作，这三大行动累

计投入帮扶资金、设备价值超过 18亿元，
共建专业点 683个、实训基地 338个、分校
（教学点）63个，共同组建职教集团（联盟）
99个，就业技能培训 14万余人，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 16万余人，创业培训 2.3万余人。
近年来，职业教育毕业生同样可以在

职场中“扬眉吐气”。95后郑美萍毕业于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如今她入

职华为，在华为合同履约与交易共享中心

工作，她需要实时跟踪拉美地区合作方发

过来的合同，对条款进行翻译，信息结构

化，核对数据，录入系统。“在学校的几年让

我收获很多，如今在这家世界 500强企业，
我获得明日之星和质量之星等荣誉，作为

千千万万职业院校毕业生的一分子，我要

用自己的努力为学校争光。”

这一张张由职业院校毕业生交出的成

绩单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截至 2020
年 9月 1日，高职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达
84.23%，高于普通本科 6.5个百分点、高于
研究生 1个百分点。
如今，“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画出了一张蓝图：实施现代职业技

术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建设一批高水平职

业技术院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

育。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

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

在探索中，职业教育走出一条技能强

国的人才培养之路。与社会发展接轨、与市

场需求结合，高职百万扩招，技术技能人才

规模大幅增长；地方 279 所高职学校和
1257个专业群入选省级“双高计划”，引领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建设 200所以
上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600个以上专业，支
持建设一批优秀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

今年 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在京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

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

匠精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

能支撑。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习近

平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樊未晨

“职业院校 7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于
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

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教育部职业教育与

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曾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道。

近年来，“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

远在四川达州市通川区安云乡，从乡

村走出来，陈善林成为四川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2017级光通信技术的学生。家中父母
拿到初中文凭后，外出务工，他是家里第一

代大学生。去年，他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

川有限公司凉山分公司工作，负责网络技

术支持，一个月的工资能拿到 6000元。
职业教育扩招，正从千万家庭中吸纳、

培养技能型人才。

龚涛是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酒店管

理专业大二的学生。2019年从部队退役
后，得益于当年的高职百万大扩招政策，他

成为一名大学生。

这一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扩

招 100万人；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
2020年、2021年两年高职院校扩招 200万
人。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我国

高职分别扩招 116.4万人和 157.4万人。
国家连续两年发出高职“扩招令”，这

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绝无仅有。近

300万名青年由此拥有了走入大学校门的
机会，龚涛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高职

扩招政策，我很难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职业教育，成为一个又一个家庭斩断

穷根的“武器”。

“女儿从县中职校毕业后，已经工作

了，每个月 3000多元工资。有了这份收入，
我们家很快就能脱贫了。”

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多鲁乡阔尕其艾

日克村村民布帕太姆开心地说，“女儿上职

业学校太重要了，没有技术，就没有谋生的

技能，我们家就难脱贫，也难过上好日子。”

“一家一个孩子读中职校，毕业后一个

月挣 3000元，一年 3万多元，就可以带动全
家脱贫。”洛浦县教育局局长高电坤说，县

里的职业高中在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

“托管”下，已有毕业生 5000多人，这意味
着 5000多个家庭脱了贫。
不仅如此，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职业

院校的资助力度。2019年 6月，职业院校首

次设立中职国家奖学金，中职和高职奖助学

金提标扩面，完善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助

学金和免学费为主，地方政府资助、学校和

社会资助等为补充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体

系。在促进教育公平上，中职免学费、助学金

分别覆盖率已经超过 90%和 40%，高职奖学
金、助学金覆盖面分别达到 30%和 25%。
“高职扩招踢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普及

化的‘临门一脚’。”陈子季说道。

如今，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已经逐步构建，职业教育止步于

专科的“天花板”正在打破。职校学子将迎

来更加充满希望的明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了解到，全国各

地都在进行着多种尝试，比如北京市这几

年通过 3+2、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单

考单招、专升本等多种升学方式，让不同层

次的学生都能有继续上升的渠道。

2019年以来，教育部批准 22所学校开
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对于未来职业

教育发展，陈子季表示：“要建立职教高考

制度，我们依托这一制度，把中等职业教育

和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在内容上、

培养上衔接起来，任何职业院校的学生都

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制度进入任何一个职业

院校的任何专业学习。”

此外，陈子季指出，要健全普职融通制

度，主要在课程共享与学生流动两个层面来

进行，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资源共享

和理念的相互借鉴。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

度，规定职业教育的学生和普

通教育的学生学习成果等级

互换关系，进而规定在特定领

域两个教育系列

的学生都享有同

等权利的制度。

高职教育让千万贫困家庭走出第一代大学生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为打造技能强国注入生命力——

职教发展破解中国发展的教育密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樊未晨

2020年 12月31日，一位年轻工人在山东省青州市一家发动机制造企业生产线上作业。 视觉中国供图

不久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
学专业学生杨勇收到一笔国家奖学
金，成为该校1200余名云南建档立卡
贫困生里唯一的国奖获得者。他拿出
500元给爸爸妈妈添置衣物，剩下的
奖金存了起来，“未来参加专升本考
试、考证、实习都能用得上”。
杨勇的家乡远在云南省昭通市盐

津县偏远的山区，父母务农。早些年杨
勇患了病，家里筹钱给他做手术，找亲
戚借了不少钱。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原
可以在云南就读二本院校，但心疼父
母年纪大，哥哥还在读书，杨勇动了辍
学打工的念头。结果，高中班主任打电
话告诉他高职扩招的消息，建议他去
试试。
自此，杨勇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两年里，他早上6点到教室读书、

学英语；寝室桌子上贴满了今日计划
表，完成一项就撕掉一张。高耸的大厦、
奔驰的地铁、涌动的人潮，“像是来到另
一个世界”，杨勇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出
大山，来深圳求学。如今，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像杨勇一样，通过插上“技能”的翅
膀飞出大山、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从扫盲运动开始，教育就在为提

高中国人口综合素质作出各种努力。
在这其中，职业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它不仅使我国的人口红利转
向人才红利，也使一代代青年的命运，
因为读书而发生改变。

5月 28日，贵州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特色项目

银饰锻制、苗绣赛项在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来自全省32所职业院校的179名参赛选手进行

了现场切磋。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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